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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羅之路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四年級 

吳承儒 

 

十九歲的夏天，我從台中搭往曼谷的班機，那是我第一次邁出國境，和其他

人目的比較不同，我在泰國成為了一名僧侶，在異國生活了一個多月，這段經

歷，至今歷歷在目，隨象體察，大開眼界，這是一段值得記述的回憶，以下是我

的故事。 

 

從小我便生長在佛教家庭，雙親少時學佛於法鼓山聖嚴法師座下，父親為優

婆塞，母親為優婆夷，居士修行，聽聞佛法，自我精進，殊不知此學佛因緣，竟

成就了一段姻緣，兩人相識成婚，誕下一對雙胞胎，才有了我和兄長，所以母親

常對我說道：「如果沒有世尊牽緣，恐怕就沒有我們了，不一定要信仰佛教，但

是為人處事，是非對錯，必須有個分明，行善為本。」爸爸也常告誡：「少壯不

努力，老大徒傷悲，行善前於讀書，做人處事不愧於心，多學學明朝袁了凡先

生、清末王鳳儀先生。」自幼聽了無數次，有時感到頻煩，但心中明白，父母為

我的期許，便感恩於心，希冀一日得報父母恩。 

 

由於家庭環境，自少偏好善書經冊，興趣使然就讀中文系，這時，出家因緣

卻悄悄到來。我修習散文課時，有一名身穿橙袍的泰國僧侶，坐於人群之中，顯

得格外注目，我憑著好奇之心，主動交談，其中文朗朗上口，順水流暢，與之相

談甚歡，和他交往南北傳佛教之教法相異，讓我初窺南傳佛教的風貌，也因此埋

下了出家的種子。有一天上課，他就問我說:「想不想到泰國短期出家，親身體

證佛陀的修行呢？」「出家？我從來沒有想過！但有如此機緣，是我的福分，怎

能不把握？」我立即詢問雙親的意見，父母思想開明，詢問行程細節，便支持我

出國修行，我看的出來父母臉皮下的那股憂心，但他們不過度保護，讓子女自謀

前路，暗中捫心告訴自己，此番出家，親驗修法，若有出家之功德，願迴向雙親

乃至累世父母，報答生育教養之恩。一切了無罣礙，準備得當，當年暑假，我飛

往了上座部佛教的國度──泰國。 

 

時為深夜，從機場下來，第一次踏著異地的土地，卻漆黑黑的一片，僅有零

星的路燈微光點綴那遍地的黑暗，隨後專車前往曼谷的佛寺，我望著拉拽下的車

窗，外部依舊微光漆暗，這條道路引領我去的是一道無間道？還是彼岸之路？思

緒之中，漸有點點的光芒映入，由小而大漸趨繁多開展，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大圓

頂內滿金光的建築物，它不同於一般的東亞寺剎，亦不為尋常的東南亞風格寺

院，偏向現代建築，一時被那燦爛的光芒所吸引，好似經文所言大放光明那般。

隨後下車來到營地，無數的人群圍繞一處，那刻我聽到了熟悉的語言，「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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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在叫我？」是一位福建石獅的同修叫著我，把我帶入了群體和大家認識，在

異地可以聽到熟悉的閩南語，格外顯得親切，而且是一位對岸的同修，所處地方

也許不同，但同文同語，親切之感油然而起，此處都是參加短期出家的學員，來

自不同國家，人種、膚色、信仰、文化各有其異，其中不乏基督教徒或天主教

徒，乃至無神論或不可知論者，其中大多數以華語圈為多數，中國、港澳、馬來

西亞、新加坡為大宗，各行各業均有，少至中老年亦備，我也與他們從中交流各

國社會之差異，突然搖身一變成為了好奇寶寶，我最好奇大家出家的目的是什麼

呢？一位馬來西亞華人同修，就向我說道，他有一名泰國的女朋友，是為了她而

出家，希望得到她的認同。泰國出家之風，與本國文化圈大相逕庭，在東南亞圈

佛教國家，出家視作等同我國古俗成年禮，是一種社會的認可，成年男子未必當

兵，但須出家，修身養性，持守戒律，自古相習，上至皇族下至平民，通而皆

從，如果可以出家，是莫大功德，鄉里無不稱慶，願同享出家之法喜。若於漢字

文化圈，受儒家影響，無後為大，男子二十弱冠，三十而立，怎麼能去出家呢？

世俗以為出家此事，應當是年老體衰方行，年輕大好前程，何以長伴青燈古佛

呢？對於如此，我心中十分有感，除了父母開明接受外，其他朋友乃至親戚知道

我要出家一事，雖不至於責備，但自眉間可見，多不贊成，有股橫眉冷對千夫指

之氛圍，但是自幼我便接觸佛教，並不如此心態而見，世尊若老年得道，縱世尊

有神通，得一百歲壽，能傳正法給多少後世大眾呢？且體老器衰，色身居當世欲

界，終有日必當毀壞，我只可惜五濁惡世之苦難眾生，乃至累劫生靈，不能聽聞

正法，空轉生死輪迴不可自拔。在文化上的差異就頗有相類，也有同修告訴我是

為了學習打坐、參禪，從中體會禪定的清靜，對於那時的我，雖略知中國禪宗、

基本參禪修習之法，但從未親身修習，覺得坐在那邊，看似浪費時間，何不多讀

點書呢？但這個觀念隨後將有莫大的翻轉。也有較年長的前輩，本身為漢傳佛教

信徒多年，為在家居士，見到南傳佛教與東土之異，頓起興趣，表面自穿著就與

本國逕非，故有生之年欲研習南傳，尋找人生的彼岸之處，這時有位同修問我，

那你為什麼想來？我思緒了一會，我說:「願以出家功德，報答父母生育教養的

恩情。」 

首先要成為一名比丘或沙彌，需受過數週的訓練，通過合格才可以成為僧團

的一份子，第一件事情，出家的門檻，你有沒有資格出家？犯下五逆、殺害至

親、離間僧團、黃門等且不贅述，帶領我們的龍辟(泰國僧侶的稱呼)，告訴我們

一個有趣的事蹟，見世尊僧團莊嚴，苦修為求道，白龍王亦想加入僧團修行，卻

不料意外之中，現出本形，眾僧大驚，乃報世尊，故世尊定下若鬼神、畜生等非

人類而變化成人形以出家者，均不得行，但白龍王乃請求世尊，其設計一裙襬，

願未出家的佛弟子可以穿著，以此作為供養僧團、佛陀之恩德，所以剛到之初，

我們一群人學習著如何穿白龍裙，它是一襲淡紫色的布，需要層層的折疊，反覆

多次，再打上平結，用腰帶繫之，不得不說，習慣了世俗西式衣服的穿戴方法，

面對這樣的裝束，真是讓我跟潘爹(學長之意)搞得暈頭轉向啊！其中層層摺疊很

需要耐心，更需要專注，如果有個差錯，或不夠貼合衣領，便一概重來，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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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個考驗，專注與耐心。看著那些穿束無比快的潘爹們，也激勵了自己要

好好加油，通過考驗成為僧團的一份子。接著是各種的生活起居的提點，有無數

的規矩，龍辟告訴我們，生活處處皆是佛法，隨時觀察自己的心，經典固然重

要，但是如不觀照親行，空言虛論，如此便失去佛陀的本意了。在飲食的部分，

需過午不食，按當初印度僧團時之規定，多食反而會妨礙修行，剛開始我想說吃

飯而已，跟修行有什麼關聯呢？沒多久後我就一切明白了。由於立刻改變飲食習

慣，對於我等初學較為困難，所以僧團允許晚間若肚子飢餓，可以取用水果或牛

奶充飢，作為一個過渡。在生活方面，飲食皆有信眾提供，再由寺院廚房統一料

理，每個人皆有個缽碗，呈載各樣的食物，由於碗底呈弧狀，食物常常交雜在一

起，味道各自相融，其味道真是不可形容！有時融出連佛都跳牆而食的美味，但

更多混出一種難言之隱的味道，這是龍辟要我們知道，吃東西是為了裹腹，追求

色身的健康，不是為了好吃，從中體會，不要有分別心，分別好吃難吃，都是一

樣的，為什麼覺得好吃？難吃？自己真心認為嗎？還是外在的灌輸呢？而大部分

的時間，都在打坐修禪，龍辟簡單教法，作下伸展拉筋，放鬆身體的各處，端正

自己的坐姿不要駝背，單盤雙盤隨意，慢慢的闔上雙眼，放空自己，不特別去想

什麼，如果出現了雜念，也不要因此感到驚慌，或想去除它的想法，想像一尊

佛，將它安定在腹部之中，意念所緣，感覺每分每秒身體的呼吸，來來去去，如

此簡單，我慢慢照著龍辟的方法嘗試，剛開始的時候，肩膀常常痠痛，甚至會想

睡覺，好幾次還打了瞌睡，雜念也接踵而來，難以安定自己的身心，但是慢慢地

我學習放鬆，不緊繃的觀察自己的身體各處，眼睛、鼻子、皮膚、呼吸、舌頭等

等，我還調整了飲食，先前覺得飲食應與修行無關，但是適度的食用少量的食

物，不接觸過多的糖分，補充相關的維生素，讓我感覺自己的精神狀況變好許

多，身體也輕盈了起來，那時我才剎然懂了龍辟的告誡。一個又一個的雜念日漸

的減少，禪修的狀況亦加增益，從中有什麼快樂嗎？其實還好，我不知道如何形

容，那種快樂，非世俗一般的官能快樂，或聲色之樂，它是一種平淡、不亢進，

平實而單純，極富精神力的一種精神狀態。剩下其他的時間，我持守五戒、八

戒，最終希冀領受十戒，成為沙彌。由於成員中只有我和一位福建同修均為十九

歲，不達二十可為比丘，所以潘爹們都管稱我們作大沙彌！需背誦請求出家與沙

彌戒之經文，並不好背，非漢傳佛教的譯本，均為南傳巴利文，絞盡腦汁，不知

亡去多少腦細胞。日子到來，我抱著戰戰兢兢的心，前往受戒會場，千餘名僧眾

環繞左右，猶如三合院之左右護龍，中間上座乃羯摩阿闍黎，能否出家，由其而

定，喊至我名時，如履薄冰，能辨氣音，但我求法之志，不可改移，我將禮敬經

文逐一默出，安住己心，順口而出，如雲流水，等我回過神時，羯魔師將袈裟披

掛在我身上，我正式成為了僧團的一份子。 

這次出家，我學習了體察自己的心，與自己的心對話，為什麼世間那麼多苦

難？我認為二字可解釋，分別，人因為有了分別、區別之心，所以生起貪念、怨

懟，各自不服，相起爭奪，演變至殺人盈城，遍地大亂之際，試想人自母胎而

出，豈可識事物之好壞、美醜、優劣？而這些附加值又是從何而來呢？人。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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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就有如一抹白布，潔白而無暇，但後期受到諸多是非、迷思、意識所左右，

漸漸染黑汙穢了這塊潔淨的白布，遮蔽了我們本具智慧的雙眼，困在那無邊無際

的無明之中，茫茫苦海而不自拔，如果眾生能活在當下、體察當下、懷抱當下，

去掉、化掉、無掉充斥在這五濁惡世的對立、區別，找回當初原本的自己，回到

我等本具之佛性，也許看似十分困難，要達成如此境界，幾乎如登天之設，但這

個道理，世尊豈會不知？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但是他還是說法四十九年，講經

三百餘會，為了是替普羅大眾留下一顆解脫的種子。孔夫子亦說道:「知其不可

而為之。」若無栽種之行，何來成果之機？沒有枝芽，就沒有開花的機會；沒有

開花，就沒有綻放的可能。願此次出家自度他利，更心繫父母生我育我，讓我有

健康之身，得以出家修行，若有功德，願普及父母乃至一切大眾，離苦得樂，正

法長存。 

 

 

   

 

     

 

 

  

 

   

 


